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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史诗，作为鸿蒙时代远古初民对于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的幻想性产物，是人类文化最初的表现

形态之一。她不仅具有厚实的民族学价值而且承载

着深刻的文学份量。这种份量就在于她以奇谲华美

的浪漫手法与抑扬顿挫的诵辞范式，诗谶了自身作

为泽披万世的文学之源泉。虽然在其后人类文学的

书写中不乏诸多壁立千仞的鸿儒巨擘之大作，但史

诗却始终是一道他们永远无法逾越的峰岚。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是一部彝族先民们

在蒙昧时代创构的旷世宏歌。史诗以人神支格阿

鲁的母子情深与红绿二仙子（尔尼阿各、尔尼阿妞）

的男女情爱为两条红线，灵动高效地串接起整部史

诗，使支格阿鲁“射杀五日六月，降伏雷公，克风降

雾，铲妖除恶，战天斗地，济世救民”等每个环节环

环紧扣。故事你方唱罢我登场，让听者在神魔物禽

交叠的画面与夸张撼人的情节里且喜且悲，方松又

紧。史诗美艳之极，难以言状。连故事结尾也让人

心神游离：红绿二仙子为能争获更多与支格阿鲁共

处的良辰美宵，悄悄将其神马的翅膀剪去了数层。

结果支格阿鲁飞骑滇海时，落水而亡。史诗以诡谲

完美的悲剧方式,戛然而止。仅此结尾而言，史诗所

获得的美学效果丝毫不亚于古巴比伦《吉尔伽美

什》中“毒蛇趁吉尔伽美什洗澡时，偷吃了他历经磨

难才找来的不死灵药，使得吉尔伽美什在哀叹中离

世”的那份悲凄，也不亚于印度史诗《摩河婆罗多》

里“难敌因愧于兄弟相残以至生灵涂炭，而将王位

交给孙子，与妻子黑公主一起到喜马拉雅山去修道

升天”的那种超然。史诗《支格阿鲁》所承载的美学

表征与内涵富足而靓丽。本文从艺术审美的角度

切入到《支格阿鲁》中的“龙鹰”情节并通过对支格

阿鲁神性血统的分析与论述，剔拾出潜伏于其神性

血统背后的族群美学观。

一 神性血统：支格阿鲁乃龙鹰之子
何为神性血统？这需要从图腾崇拜说起。“图

腾一词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1]。图腾崇拜是原

始宗教的早期重要形式。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

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于是图腾信仰便与

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原始初

民认为自己的祖先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者与某

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因而某种动、植物

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例如，“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玄鸟便成为商族

的图腾，故商族人以为其先祖具有从天而降的神鸟

之神性血统。

彝族人崇拜龙鹰，或者说至少一度曾视龙鹰为

本民族的图腾物。贵州彝文经典《人类历史》记载，

彝族第三十代祖先武老撮有十二子，其中十一子变

成各种动植物，即犬、鸡、蚌、蛙、蛇、熊、猴、虎等动

物。四川凉山彝文典籍《勒俄特依·雪子十二支》中

讲，人类和草、木、藤、蛙、蛇、鹰、熊、猴等动植物都

源于雪。这些动植物其实都是古代彝族的图腾崇

拜对象。因为图腾文化在漫长的历发展过程中，也

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异。当一个氏族分裂时，图腾也

随之分裂而新的图腾形象便开始确立起来[2]。这里

需要说明的是，新图腾形象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新生

氏族部落将放弃原有的氏族图腾形象。恰恰相反，

新生氏族部落仍继续保留着他们分化前的氏族图

腾形象。为此从当下仍保留着谱颂传统的各民族

各支系的谱系记录当中，可以获得证实[3]。所以彝

族人视鹰为图腾物象之举，真实可信的。而“龙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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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对“鹰”图腾的神性二度提纯罢了。

那么龙鹰指的是什么呢？彝文典籍《勒俄特

依·支格阿龙》（“阿龙”与“阿鲁”同称）讲，“天空一

对鹰，来自驱鹰沟/地上一对鹰/来自直恩山/上方一

对鹰/来自蔗草山/下方一对鹰/来自尼尔委/四支神

龙鹰/来自大杉林”。“龙鹰”彝语称之为[lu33] [ti55]，

[lu33]即“龙”，而“[ti55]”古意为“鹰”，乃飞天之物。可

见“龙鹰”即天降之神物也。

再从词源上考证。[ti55]与“氐”字同音。“氐”是

古氐羌部落的一个称谓。目前学界关于古氐羌的

源流有这样一种共识：古氐羌始居于中国西北，源

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相继发展的齐家文

化的“西戎”民族集团并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南下、西

进、再南下，到达了中国西南地区，成为了中国西南

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源头[4]。这为支格

阿鲁的神性血统的发生提供了空间上的场所。

彝文典籍《勒俄特依·支格阿龙》中关于支格阿

鲁的出生有这样一种表述，“四支神龙鹰/来自大杉

林/蒲莫列衣啊/要去看龙鹰/要去玩龙鹰/龙鹰掉下

三滴血/一滴中头上/发辫穿九层/一滴中腰闷/毡衣

穿九叠/一滴中尾部/裙榴穿九层……蒲莫列衣啊/早

晨起白雾/午后生阿龙”[5]。由此支格阿鲁获得了其

身世成份上的神性血统。此外，关于支格阿鲁身

世，云南地区的史诗《阿鲁举热》（云南版《支格阿

鲁》）里也说“阿鲁举热”即“鹰龙之子”之意。贵州

地区的传说也肯定了支格阿鲁的父亲与鹰有关：阿

鲁父亲天郎恒扎祝“死”后化为一只矫健的雄鹰[6]。

从这些神秘荒诞却有着极其明显的类人化特

征表述可以断定：支格阿鲁的生父“[ti55]”神鹰的原

型极有可能指的就是远古南下的一支氐羌部落。

该部落进入西南地区后，经融合当地“濮”氏族部落

而成为现代彝民族的先祖。然而融合后的氐氏族

与濮氏族部落在经历了漫长的前文字时代后，由于

其子孙们对其口耳相传的叙事传统中的“氐氏族”

概念的极度陌生，便联想到与之同音的、令人崇敬

的雄鹰，故而魔幻般地营构出氐部落的男子“飞来”

与濮氏族姑娘濮嫫娌依（支格阿鲁的母亲）婚配[7]。

这为彝族先民们认为支格阿鲁具有“神性血统”，提

供了强有力的口承传统上的依据。

二 龙鹰情节：奇特的族群心理之使然
支格阿鲁的神性血统为什么与“龙鹰”之血发

生关系呢？或者说彝族人深信“龙鹰”乃支格阿鲁

之父的情节究竟源于怎样的一种族群心理呢？

族群心理即民族心理。民族心理研究认为，民

族心理是指建构在一个民族的经济地域基础上并

印有民族共同文化特征，对民族群体性格和行为模

式起决定作用的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8]

彝民族长久以来就栖居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

岭与深壑江湖之中。“与鹰为伍”的独特地质环境一

旦与其泛灵信仰发生关系，便会反作用于其文化场

域并产生强大的影响。于是一种“象雄鹰一般勇猛

彪悍，如大山一般巍峨高大，如江湖一般豁达宽容”

的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孕育而成。这种心理倾向

和精神结构作为一种共性的东西存在于个人心理

的深处，成为对个人心理起作用的深层力量。同时

又正是这种存在于每个族群成员的深层力量，把分

散的个人心理积聚为一体，形成特有的民族心理表

征即“渴望心灵高度,神往广阔视野的心理品质以及

大山般至刚至雄的性格特征”[9]。“鹰”正好是代表这

种性格特征或人文情结最恰当之物象，于是经过彝

人浪漫禀性的渲染，神圣的物象“龙鹰”便高贵地进

入到了他们的文化叙事中来。

三 族群美学观：龙鹰之子的身世美学
洋洋12000多行的史诗《支格阿鲁》以神奇诡谲

的叙事手法，平实质朴的用辞，靓丽华艳的故事情

节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旷世英雄和一个孝母爱友，重

情重义的经典男人。从通篇上看，我们不得不指

出：所有这一切关于他的美善的赞扬，都摆脱不了

他那高贵的神性血统之背景。

古代彝族人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行成了自身

一套颇具特色的美学思考：它不同于柏拉图美学中

那种把审美只是作为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模仿，调强

“美与真”，也不完全类同于孔子美学中那种具有浓

厚的现世情怀和生命意蕴的“美与善”，而是更多了

一份基于或人或物之“身世”因素上的对“真、善、

美”的思考。

从当下凉山彝族各家支的谱系表述上看，叙谱

程序最终都要归算至“母吾”即“上天”为止。当然

中国古代也有“天降下民”（《孟子·梁惠王下》），“古

者,天之始生民”（《墨子·尚同下》）之说，在西方古代

也有“上帝耶和华·雅威造人”之说，然而把人与物

的“血统背景”作为其审美参照因素的情况恐怕并

不多见。

如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中说希腊联

军大将阿喀琉斯具有“健美的肌体、无敌的武艺和

忘我战斗的冒险性格”。如此之美誉绝对有其先天

的因素，那就是因为他是海洋女神忒提斯（Thetis）和

凡人英雄珀琉斯（Pales）所生之子。这才注定了他

与众不同的肌体、技艺与性格（著名的“阿喀琉斯之

踵”之来历正是对其身世之美最好的反证）。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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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将其塑造成了特洛伊战争中最伟大的英

雄。作为一种美的典范，以突显其神性血统为其带

来的种种“非凡”。

而在中国的大西南腹地，同样有着丝毫不亚于

《伊利亚特》的奇谲华美的史诗传统。彝族神话英

雄，人神支格阿鲁正是因为其具有“龙鹰”的神性血

统而美善之极。他是神物龙鹰与凡间绝色美人濮

嫫娌依所生的孩子。濮嫫娌依是谁呢？彝文典籍

《勒俄特依·支格阿龙》讲，“雁乡这地方/雁氏生女叫

阿芝/嫁到雪山去/雪氏生女叫里扎/嫁到黄云山/黄

氏生女叫马结/嫁到相嵌去/相氏生女叫里莫/嫁到西

昌泸山去/泸山生女叫紫兹/紫的女儿嫁耿家/耿的女

儿嫁蒲家/蒲家生三女/蒲莫基玛嫁姬家/蒲莫达果嫁

达家/蒲莫列衣末出嫁”[5]。雁是一种常见的大型候

鸟，每年春秋排成“一”字或“人”字型北飞南迁。当

雁呈“人”字型飞翔于蓝天白云与幽幽青山之间，所

构勒出的绝美的画面深深浸染着彝族：一个诗的民

族。鸿雁便成了彝族人心中最美的物象之一并通

过他们的努力将其进一步“善”化。彝族谚语“青天

群雁兮齐心，览尽世间兮物华”正有此意也。

于是支格阿鲁的子民们为其却黜了彝族人身

上一切俗世的“不圆满”并赋予支格阿鲁，他们彼时

所能想象出的一切“天降”之美善：威武英俊，睿智

勇猛，孝母爱友，重情重义。

正如史诗中美丽无比的红绿二仙女通过智力

考察后对威武英俊的支格阿鲁发出的由衷赞美一

样，“表哥啊表哥，世上男子九十九，聪明数你最聪

明，无论怎样是怎样，今世一定要嫁与你。”这不就

是在潜语一个民族，毫无保留地、心甘情愿地把自

己“嫁”予了昊天之美吗？

四 结语
审美以及审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

这种行为的结果导致了被称作“艺术品”的产生。

这种特殊的产物是人们的想象力创造性使用的结

果[10]。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正是彝族先民们在

鸿蒙时期在幻想与神话中完成的“艺术品”。史诗

以支格阿鲁的神性血统来源作为颂唱的开始，不仅

是基于古代彝族人对自身族群认同和自我意识的

强烈“集体无意识”，同时也是古代彝族人独特的族

群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观照下的一种美学实践。

通过切入人神支格阿鲁的神性血统，剔拾出潜

伏其神性血统背后的族群美学观照。不仅能够为

我们有效深入地理解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中的人

及物等诸多原型方面，提供一种思考上的参照，而

且还极有可能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彝族人们的族群

文化及其模式，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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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igealu，an epic is widely known to the public in the Yi people’s main habitat of Sichuan，Yunnan，
Guizhou and Guangxi provinces，which told them Zhigealu’s stories about how he had shot and killed five su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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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 Western Learning Strategy Training

LIU Chun-hua
（Yingk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Yingkou，Liaoning 115002）

Abstract: Strategy training is an efficient way to improve learners' autonomic learning abil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strategy training western major strategy training model and its impact on
English practical teaching. In that training，how to find suitable strategy training model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ese
learners.

Key words: Autonomic Learning；Strategy Training；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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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moons，yielded thunders and winds，shoveled demons and evil forces from heaven and earth，and served his
people generations’generation. Due to a long-term migration and a great deal of linguistic diversity，it also made the
epic different in by specific content，style and quantity. However，those drawbacks didn’t ruin the main structure.
Integrated all versions of the epic，we find a common point shared by them that Zhigealu is the son of the dragon
hawk. Seeing that the author decided to probe on dragon hawk plot of Zhigealu and moreover take it as a chance to
find a quiet way which possibly leads to the horizon of Yi people’s aesthetics.

Key words: Zhigealu；Lineage of Divinity；Dragon Hawk Plot；Ethnic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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